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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日，冷暖正好，气候温润似春朝。

我 站 在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派 河 口 泵 站 前 方 ，

望 见 泵 站 的 主 体 建 筑 像 一 台 巨 大 的 钢

琴，安放在茫茫水面正中，黑白两色琴键

相 间 。 从 长 江 逆 势 而 上 的 水 ，缓 缓 流 经

泵站，如同看似绵软实则有力的手指，拂

动着琴键。耳边仿佛听见琴声袅袅。

冬阳和暖，披在琴身，铺于水面，洒到

衣服和脸上。有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以为

自己身在吴越，而非皖中。

江水流经安徽中部小城肥西，肥西随

即幻化为秀丽婉约的江南。引江济淮工程

长长的输水线行经之所，似桃花风轻柔拂

过，长江与淮河之间广袤的大地上，柳烟

青，土色润，田园新。一系列难题，譬如灌

溉、饮用、江淮航运、巢湖水质与淮河水生

态环境改善等等，迎来了解题的时刻。

江水由南向北，跨原野，穿城镇，过村

庄，翻越江淮分水岭，最后汤汤注入淮河。

自《尚书·禹贡》起，到《史记·河渠书》和诸

多史书中的“地理志”，再到北魏郦道元的

《水经注》，诸多山川地理著作，哪一个作者

会想到，水竟然会往高处流？长江中下游

的江水，能翻山越岭行走七百多公里，汇入

淮河？

水 鸟 在 水 面 盘 桓 起 落 ，从 容 捕 鱼 。

依 稀 看 见 鸟 群 里 有 白 鹭 、豆 雁 、鹈 鹕 、斑

嘴鸭。这些鸟儿是从巢湖飞来？从瓦埠

湖飞来？从长江飞来？还是原本就栖息

在肥西本地？

若是身生两翼，化作飞鸟升空俯瞰，万

里长江、千里淮河与引江济淮工程七百余

公里河道，略似一个硕大的“工”字。上面

一横是淮河，下面一横是长江，中间一竖是

引江济淮工程。

建 在 安 徽 中 南 部 的 两 座 泵 站 ，也 即

无为市境内的凤凰颈泵站和枞阳县境内

的枞阳泵站，像两个龙嘴，把长江之水吸

入 腹 中 ，又 吞 吐 出 来 ，提 升 水 位 ，然 后 分

别 经 由 兆 西 河 线 路 和 菜 子 湖 线 路 ，输 送

到巢湖。这一段引江水到巢湖，谓之“引

江济巢段”。建在皖中的派河口泵站和蜀

山泵站，先后两次提水，把江水引入瓦埠

湖。这一段沟通长江和淮河，谓之“江淮

沟 通 段 ”，安 徽 人 又 称 之 为“ 江 淮 大 运

河 ”。 建 在 皖 北 和 河 南 省 境 内 的 八 座 泵

站，接力提水八次，最终让江水自然流进

淮河。这一段谓之“江水北送段”。整个

引江济淮工程，江水被抬高近四十米，输

水线路总长七百余公里，惠及安徽、河南

两省数千万人。

开挖一条大运河，沟通长江与淮河两

大水系，并非今人才有的奇思妙想，古人早

就有此宏图大志。在派河口水上服务区，

合肥民俗文化研究者王老师告诉我，三国

时曹操为攻打东吴，曾下令将士开挖江淮

大运河，用来输送士兵、兵器和粮草。开挖

之处位于江淮分水岭一侧的鸡鸣山。谁知

在 开 挖 过 程 中 ，土 方“ 日 挖 一 丈 ，夜 长 八

尺”。也就是说，白天挖好的河渠，一夜之

后又基本恢复了原样。反反复复多次，工

程只好停工，留下曹操河这一遗迹。曹操

河遗迹在今天的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境

内，千年沧桑之后，还剩下一条近八公里长

的旱河。

曹操河虽然未能开挖成功，但安徽、

河 南 两 省 人 民 沟 通 江 淮 的 愿 望 持 续 至

今，直到引江济淮工程顺利竣工，终于圆

了这一千年梦想。长江之水通过各级枢

纽 和 水 道 ，在 江 淮 之 间 奔 涌 。 江 水 所 经

之处，福祉随之而来。

在肥西县上派镇，路遇一位从安庆嫁

到 这 里 的 女 士 ，正 带 着 孩 子 在 运 河 边 散

步。她满面春风地告诉我，以前他们家喝

的是地下水，烧水时水壶里起一层水碱，

水 的 味 道 有 些 苦 涩 ，一 直 很 不 习 惯 。 如

今，在一百多公里之外，她喝到了来自长

江的家乡水。家乡的水又清亮又甘甜，还

可以慰藉思乡之情。

同行一位来自亳州的朋友说，以前，

地处皖北平原的亳州，人均水资源紧缺，

地下水超采严重，市中心水资源供需矛盾

尤其突出。过去他家里经常停水，洗一次

澡要攒几天的水。自几年前引江济淮亳

州供水段试通水之后，江水由西淝河、茨

淮新河北上，注入城南调蓄水库，解决了

当地的供水矛盾，也有效遏制了地下水位

的持续下降，改善了生态环境。皖北平原

上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再也不愁灌溉。

引江水入淮河，让水往高处流，工程

十 分 浩 大 ，更 是 想 象 力 、创 造 力 、经 济 实

力、建造技艺的完美结合。我以为，正如

那个“工”字，引江济淮工程也是现代工匠

精神的具体体现。肥西的作家朋友多次

邀请我去看一看引江济淮工程，特别是看

一 看 江 淮 大 运 河 。 他 的 语 气 是 极 自 豪

的。肥西我到过多次，住过烟水迷蒙的三

河古镇，看过麻栎森森的紫蓬山，欣赏过

山南镇长庄村的十里风荷，在春秋时期吴

楚鹊渚之战的古战场听过庐剧……但当我

站在派河口泵站跟前，远远望那一台锃亮

的“钢琴”，望见浩渺无尽的江水，确实有

些晕眩。当天下午，在高店乡，望见引江

济淮淠河总干渠这世界第一大跨度钢结

构渡槽，从江淮大运河上方凌空而过，并

与之成十字交叉，望见眼底的那一渠水，

在夕阳下绿如古玉佩，心间的震撼，岂是

一个惊字了得。

老子说水“几于道”，管子说水是“万物

之本原也，诸生之宗室也”。人类史也是一

部逐水、治水、与水和谐共生的历史。植物

也是如此，遇水滋茂，离水枯槁。《诗经》里

的草木，“蒹葭苍苍”也好，“绿竹猗猗”也

好，“采采卷耳”也好，它们水汽氤氲，枝叶

欣欣，全然是今日江南的气息，写的却是中

原风物。商周时代的中原，气候润泽，并不

似今天这般干燥。而今，江水福泽皖中、皖

北和中原，让缺水的千里平原变成类似江

南的鱼米之乡。

夜 里 ，在 繁 华 如 都 市 的 肥 西 县 城 漫

步。四十年前，这里还素有贫苦之名。想

到而今的肥西县，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。

感慨系之。

转过街角，清幽月色之下，我忽然听见

汽笛呜呜而鸣。江淮大运河上，一艘夜航

巨轮正好驶过肥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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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江自武夷山麓一路南下，开始

是涓涓细流，江流蜿蜒，染绿了夹岸

山峦。建溪、沙溪，诸多的碧水清滩

汇聚于山城南平，遂成巨流。这一派

流水，洋洋洒洒，直奔东海。所到之

处，一路花香伴着果香，茉莉、缅桂、

柑橘、龙眼、荔枝、芒果，铺天盖地的

香气氤氲。花果香一路伴随，这就到

了三塔鼎立的省城，但见闽江从城中

悠悠流过。群山夹峙中，一泓清流，

映照着这里的佛塔和寺庙。从那里

传出了佛号弦诵之声。这就是我的

家乡福州往日的风景，人称此乃有福

之州。有一首古诗唤起了我旧日的

记忆：

路 逢 十 客 九 青 衿 ，半 是 同 窗 旧

弟兄。

最 忆 市 桥 灯 火 静 ，巷 南 巷 北 读

书声。

这里说的是除了花香果香之外，

由满城的读书声夹带而来的另一种

迷人的香气：这就是书香。这首题为

《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》的诗的作者

是南宋的吕祖谦。诗人为我们带来

了遥远年代的特殊的文化记忆。记

得幼时，我家在城中如今被称为“三

坊七巷”的郎官巷。每天夜晚，市集

散 后 ，街 巷 寂 静 。 此 时 家 家 亮 起 灯

火，四围响起了琅琅书声。那是童蒙

识字的读书之声，其声悠悠，其乐融

融，我在其中。

像这样描写福州读书之盛的诗

文还有很多。有专讲读书的，表现了

福州的风雅：“等闲田地多栽竹，是处

人家爱读书”（龙昌期）；“天涯何代无

逋客，海上千秋有讲坛”（叶向高）。

福州人认定，三坊七巷里有大智慧：

“谁知五柳孤松客，却住三坊七巷间”

（陈衍）。

闽 省 旧 称“ 蛮 荒 之 地 ”，文 化 并

不发达。晋室东迁，衣冠南渡，带来

了 中 原 文 化 ，滋 润 着 这 一 方 土 地 。

在 宋 代 ，一 代 大 儒 朱 熹 在 八 闽 大 地

开 坛 授 徒 ，极 大 地 传 播 了 儒 家 文

化。有宋一代，蔡襄、曾巩、陆游、辛

弃 疾 这 些 名 家 ，都 在 福 州 留 下 了 足

迹和声音。他们是传播和繁荣文明

的 一 代 人 ，他 们 致 力 于 当 地 文 化 的

建设。正是他们的到来，为这片大地

增添了生机和活力：“家有洙泗，户有

邹鲁”“比屋为儒，俊选如林”。跟随

着前人的足迹，这里走出众多学者、

作家和诗人。

八闽子弟也真的没有辜负先辈

的期望。他们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

回报。福州后来成了东南的全盛之

邦，获“文儒之乡”的美誉。史载，福

州文庙保存的历代进士名录中，共有

进士四千余名，其中有宋一代占了两

千六百多名。在我有限见闻中，近代

以来，福州人因好学和勤奋，造就了

令世人瞩目的文化业绩：第一位“翻

译家”是不懂外文的林纾，他在他人

协助下“翻译”了百余部西方名著；第

一位用外文写作文学作品的是陈季

同，他的法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、德

文、丹麦文等多国文字，陈季同在巴

黎高等师范学院演讲时，听众中就有

罗曼·罗兰，于是他被写进了罗曼·罗

兰的日记；再有，第一个翻译赫胥黎

《天演论》的是严复，他为中国翻译界

提出了至今仍是经典的“信、达、雅”

的标准。

我本人也是在深巷的书声中告

别 了 童 年 。 童 年 是 如 此 令 人 怀 念 。

难忘的是我幼年的记忆。我的家是

平常人家，母亲是平常的乡间女子，

没有上过学，不识字，甚至没有一个

正 式 的 名 字 。 但 她 十 分 敬 重 文 化 ，

“敬惜字纸”是她给我们的最初的、也

是始终的家训。母亲经常用雷公雷

婆 要 打 不 敬 字 纸 的 人 来“ 警 示 ”我

们。她目不识丁，却随时俯身捡拾有

字的纸张。母亲一生育有五男一女，

家境虽是贫寒，却奇迹般地让所有的

子 女 都 读 书 识 字 。 在 福 州 ，知 书 达

礼、目光向着世界是一个传统。因为

方言复杂而全民学习普通话，是一般

的气象。记得作家张洁对我说过，在

福州没有语言的障碍，福建是全国普

及普通话的模范。

我 常 想 ，决 定 一 个 城 市 的 悠 久

生 命 力 的 ，不 是 铺 天 盖 地 的 高 层 建

筑 ，也 不 仅 是 异 常 发 达 的 现 代 科 技

设 施 ，而 更 应 是 它 的 历 史 文 化 。 一

篇《岳 阳 楼 记》使 一 座 城 市 天 下 闻

名 ，历 史 悠 久 的 岳 麓 书 院 ，因 为“惟

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也是如此。文化

的 传 承 是 无 形 的 ，却 是 永 恒 的 。 幸

好福州的三坊七巷给我们保留了这

自豪的记忆。

花香果香书香
谢 冕

我爱读对联。好的对联，是哲理的

写照，是情志的感召，有深度，耐品读。

每当看见好的对联，我便会静读静思，甚

至以指当笔，伸掌默写。

我爱读对联，始于少年。那是读小

学的时候，我看见伯父家墙上挂着一副

竹刻对联：“学海无涯勤是岸，青云有路

志为梯。”我久久凝视，伯父见状，拍拍我

的头说：“看懂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伯父又

说：“你要记住两个字，一个是‘勤’，一个

是‘志’。一个人勤而有志，何事不成？”

接着，伯父拿来了笔和纸，要我抄写了这

副对联。

伯父的话，意味深长。我牢牢记住

了这副对联。那是我接受的第一堂对联

文化课。自此，从小到老，每到一处，见

联必读。

有 一 次 ，我 在 一 个 公 园 游 玩 ，在 一

个百花亭前看见一副对联：“落花天气

无边醉，遇雨林岚一片醒。”在这副对联

前，我沉思许久。这看似是遇景生情的

对联，却富有哲理，耐人寻味。一个“无

边醉”，一个“一片醒”，这是两种不同的

人 生 世 态 。 在“ 落 花 天 气 ”与“ 遇 雨 林

岚 ”两 种 人 生 环 境 中 ，人 该 如 何 活 着 ？

“醉”当怎样？“醒”当如何？自当好好领

悟，好好思索……

还有一次在旅途中，我见许多游客

在仰读一副对联：“大肚能容天下事，欢

喜能解今古愁。”简简单单十余字，清清

楚楚一条理：为人要大度大量，要阳光、

要乐观。

书赠对联、珍藏对联，是我国颇具特

色的文化现象。曾有一位朋友知道我是

对联爱好者，书写了一副给我：“眼里有

余闲登山临水觞咏，身外无长物布衣素

食琴书。”这副对联意思明了：心思澄澈

如水，无贪心，无杂念，自乐平生。我如

获至宝，将其裱挂家中，大有蓬荜生辉

之感。

每到春节，诸家门前都张贴着大红

春联，其内容大都是求福求寿、求兴求

财的祈愿。到城市社区走一走，到农村

门庭瞧一瞧，到处门前闻墨香，到处门

前闪红光，到处门前喜气洋洋。更可喜

的是，现在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，

每到春节前夕，会来到街巷、村庄书赠

春 联 。 我 的 小 孙 女 也 是 一 个 书 法 爱 好

者。她从八岁起，每年春节前夕都会随

书 法 老 师 到 农 村 书 赠 春 联 。 我 为 此 十

分欣慰。

说到春联，就要说说今年读春联的

感受感悟。今年春节，气氛尤为热烈。

书写张贴春联，成为一种普遍的迎新迎

春风尚。不少春联，既有喜庆感，又有时

代感。像“大美风光鸿运随春到，美好时

代财源顺意来”等，抬眼可见。今年是龙

年，小区里有一副“龙”味十足的春联，很

是抢眼。上联是“快马加鞭威风凛凛”，

下联是“金龙昂首气势腾腾”。联意一看

便懂：龙腾虎跃，喜喜乐乐，龙马精神，红

红火火。

写对联 读对联
朱昌勤

对 每 一 个 身 在 异 乡 的 人 来

说 ，没 有 什 么 比 春 节 回 家 更 重 要

的事了。

十 八 岁 后 ，我 曾 无 数 次 往 返

于故乡与异乡之间。但即便二十

多 年 后 ，我 仍 清 晰 记 得 第 一 次 春

节回家的情景。那是 1997 年的春

节，由于外出求学，人生中第一次

离 家 几 个 月 之 久 。 终 于 放 寒 假

了，乘很久的汽车回到家中，身挎

大包，头发长乱如杂草，口袋里是

仅 剩 的 十 元 生 活 费 。 那 天 ，奶 奶

早早在家门口的马路边等我。我

向她招手，快步走向她，她笑得开

心 。 进 门 时 ，她 却 在 我 身 后 默 默

抹起了眼泪。

我 时 常 想 ，成 年 人 之 所 以 对

家 和 故 乡 有 着 执 着 的 渴 望 ，有 着

无 论 如 何 都 要 回 去 的 念 想 ，是 因

为 家 是 人 生 的 起 航 地 ，同 时 也 是

充 电 场 。 唯 有 回 到 那 里 ，我 们 的

身 心 才 能 得 到 最 大 的 慰 藉 ，从 而

在 以 后 的 日 子 里 ，愈 发 地 自 由 舒

展、蓬勃生长。

我 的 家 在 北 方 平 原 ，工 作 生

活 的 地 方 离 家 五 百 多 公 里 ，火 车

是惯常的交通工具。想起还是乘

坐 绿 皮 火 车 的 时 候 ，要 在 车 上 待

十多个小时，由于买不到坐票，只

能和许多同样窘迫的朋友挤在车

厢 的 角 落 里 。 有 一 次 实 在 困 极 ，

心 生 一 计 ，直 接 钻 到 座 椅 下 面 迷

糊 睡 着 ，后 来 还 是 被 拖 地 的 列 车

员叫醒。钻进去容易，钻出来难，

实在窘极。

这 些 年 火 车 的 速 度 越 来 越

快，乘车条件也日渐向好，十多个

小 时 的 车 程 缩 短 为 两 三 个 小 时 ，

车厢内少有拥挤现象。这是科技

的 进 步 ，也 是 社 会 的 发 展 。 现 在

的 我 每 次 乘 车 都 偏 爱 靠 窗 的 位

置 ，泡 一 杯 茶 ，长 时 间 地 望 向 窗

外 ，感 受 着 列 车 在 平 原 上 的 飞

驰 。 眼 前 是 天 空 中 悬 浮 不 动 的

云 ，铁 道 旁 是 一 闪 而 过 的 山 川 河

流与建筑、车辆。

即 使 在 夜 间 乘 车 ，我 也 依 然

喜欢坐在窗前。有同行的人问我

在 看 什 么 ，我 难 以 回 答 。 是 看 群

山巍峨的轮廓吗？是看远处道路

上稀疏的灯光吗？还是看座座村

庄 亮 起 的 万 家 灯 火 ？ 我 说 不 上

来 ，只 觉 得 这 一 切 都 让 我 温 暖 又

平静。

有 一 次 ，我 旁 边 坐 着 几 位 外

出打工的兄弟，四五十岁模样，每

个 人 的 行 囊 都 不 小 。 问 其 中 一

位 ，包 里 都 装 了 啥 ？ 他 说 都 是 些

被 褥 衣 服 。 我 跟 他 开 玩 笑 说 ，里

面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。他

不 好 意 思 地 笑 了 笑 ，说 ：是 的 ，还

有 很 多 玩 具 ，都 是 给 孩 子 买 的 。

午饭时候，兄弟几个拿出泡面，每

人 还 有 一 颗 鸡 蛋 ，一 看 就 是 早 有

准 备 。 他 们 问 我 有 没 有 吃 的 ，我

说 还 不 饿 。 话 音 未 落 ，其 中 一 人

拿 出 一 桶 泡 面 塞 给 我 。 闲 谈 中 ，

我也会问他们打工赚钱如何。他

们 开 心 地 说 ：嘿 嘿 ，有 钱 没 钱 ，回

家过年嘛！

回家，这个美好的词语，可并非

每个人都能品尝到其中的滋味。

几年前，我从一个遥远的地方

返乡过年。火车在高原上缓缓前

行，车外是起伏连绵的群山，还有漫

天的雪花。火车走走停停，停停走

走，天空从亮到暗。我头疼得厉害，

坐卧不安，索性站在车厢连接处，凝

望远方。车外尚未黑透，风景影影

绰绰，又好像有人影在晃动。果然，

我猛地看到茫茫风雪中，有几个人

挥舞着手电。

我 问 列 车 员 这 么 寒 冷 的 天 气

外面的人在做什么。列车员平静

地 说 ，他 们 是 电 力 检 修 人 员 。 这

简 单 的 一 句 话 ，在 那 一 刻 一 下 子

击 中 了 我 。 我 心 中 一 动 ，鼻 子 甚

至有些发酸。在所有人都在奔向

温 暖 的 家 的 时 刻 ，总 有 一 些 人 在

默 默 地 撑 起 一 片 片 天 ，护 卫 着 千

万人归家的路。

这无声的暖，在那个风雪茫茫

的归家路上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

前行的力量。回家的脚步里有踏

实的美好，而心中更有传递温暖的

感动。

回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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